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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厂”东莞 ，有

600 多万外来务工者。他们来

自全国四面八方，从乡村走进

城市。工厂、生产线、食堂、上

下铺……组成了他们的生活

然而，当他们捧起书本、

拿起笔、走上舞台，这个城市

就被他们点亮

左图：7 月 7 日，“图
书馆留言大叔”吴桂春在
图书馆读书。

本报记者邓瑞璇摄
右图：打工文学杂志。

本报记者车晓蕙、黄浩苑、邓瑞璇

当吴桂春听到全国Ⅰ卷的作文题目时，一下
子来了劲儿，“我来讲讲我的思路”。

这位不久前感动亿万网友的“图书馆留言大
叔”，是一名小学毕业、曾经读一行字要查几次字
典的流水线工人。眼前的他，更是一位面对历史故
事侃侃而谈的读书人。

17 年打工，12 年读书，这个涵养和陪伴自己
的打工城市，成了吴桂春难以割舍的“第二故乡”。

“世界工厂”东莞，机器轰鸣中，无数中国制造
从这里走向全球。

这里有 600 多万外来务工者。他们来自全国
四面八方，从乡村走进城市。工厂、生产线、食堂、
上下铺……组成了他们的生活。

然而，当他们捧起书本、拿起笔、走上舞台，这
个城市就被他们点亮。

他们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也是热情生活的歌
唱者。

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也是城市文化的参与
者与塑造者。

他们建造了这座城，也荣耀着这座城。

阅读，涵养精神和灵魂

身材不高、干瘦、皮肤黢黑，双手指关节尤其
粗大，这是一个常年手工劳动者的典型形象。

初见面，54 岁的吴桂春给人不苟言笑的印
象，甚至略显木讷。

6 月 24 日，老家湖北孝感的吴桂春在东莞图
书馆留言本上写下：“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
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
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
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
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
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
东莞，识惠外来农民工。”

失业前，吴桂春在一家鞋厂做杂工。从早到
晚，身边围绕着缝纫机的嗒嗒声、浓烈的鞋油和胶
水的气味。他羡慕那些技术工种，“挣得多，还不用
那么累。”

进出于密集的工厂和不停歇的流水线，却不
曾被辛劳和困难击倒，因为有书香做伴。打工多
年，离别之际不怨不恨、唯谢书香，吴桂春的故事
瞬间感动全网。

在东莞工人文化宫的职工书屋，在书中间，外表
木讷的吴桂春变得自在、活泼了很多。记者见到吴桂
春当日，恰逢高考语文科目结束，一听到作文题，老吴
来了劲头，打开了话匣子：“来，我给你们讲。”

“齐桓公大度，能容人，会用人，不枉他能成就
霸业；鲍叔不嫉妒，他也能识人；管仲确实有实力，
他给齐国建章立制，是一代名相。”

这时的老吴眼里闪着光，“一个人成为最后的
模样，都是要经历一番挫折的。这样的高考作文题
好，历史故事中有正能量。”他说。

因为学历低没手艺，打工 17年吴桂春干的都是
辛苦活。为了攒钱，他很省，常年不回家。去年，儿子终
于硕士毕业找到了好工作，“肩上的担子轻多了”。

第一次进图书馆，除了记得有空调、有很多书
外，吴桂春还记得自己心中的忐忑，“穿着工装去，衣
服上还沾了点油，这么好的地方我能不能进啊？”

有一次他忍不住问图书馆的保安，结果对方
回答：图书馆就是让大家来看书的，你们不来我们
就失业了，怎么会嫌弃呢？

老吴最常去的是一楼的“24 小时图书馆”，因
为工作时间不定，有时下工时图书馆已经闭馆，
“但这里总是开着”。

喝点小酒、读点书，这在吴桂春看来是人生莫
大的享受。坚持读书使这位老工人拥有活泼、丰富
的内心，他俏皮地说最喜欢苏轼“端着酒杯找月
亮”的境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最喜欢读

《三言二拍》《东周列传》这些书。
“书能教人明理。看懂了《三言二拍》就知道怎

么做人，不做好事就没有好结果。”在读书中吴桂
春形成了自己朴素的人生信条，找到新工作后，他
的心情更平和了。

在东莞，像吴桂春这样的外来务工者有 600
多万，占常住人口的七成左右。东莞成为中国人口
倒挂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作为城市公共资源的一部分，遍布城乡的公
共图书馆为众多打工者提供着身心庇护，涵养着

他们的精神和灵魂。
目前，东莞图书馆已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 1

个总馆、52 个分馆、102 个图书流动车服务点、
400 个村（社区）基层服务点服务体系，全市 32 个
镇（街、园区）24 小时自助借阅服务全覆盖，实现
“一馆办证，多馆借书；一馆借书，多馆还书”。

在东莞图书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让人印象
深刻，他们默默地在读者身边提供服务，其中大部
分都是外来打工者：电工、保安、厨师……职业身
份五花八门。

36 岁的蒋云涛第一次见到这些志愿者时非
常不理解：“工厂干活都那么累了，一个月休息没
两天，还要抽时间来做这个！”但现在，蒋云涛接过
了志愿服务的接力棒，成为服务队的队长。

高中毕业后，蒋云涛来到东莞一家电子厂打
工。十几年间，摆过地摊，做过销售、仓库管理员、
保安……他变换过很多职业，不变的是看书学习
的习惯。

如今的蒋云涛已成为一家大型物业公司的中
层管理人员，收入增加了许多，也已在东莞成家立
业。这些年，他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图书
馆，考取了人力资源管理师证、食品安全员证等职
业资格证书，现在正在复习备考消防员证。“不断
学习，就会不断进步，知识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的
生活。”他说。

他们经历，他们书写，青春和诗

跳跃在生产线上

“异乡，生命的起跑线/你不要轻视我们的背
影/我们向命运弯下腰去/是为了站立起来/前进”。

1992 年，高考落榜的柳冬妩（原名刘定富）决
定到东莞打工，出发前他看了电视热播的《打工妹
（外来妹）》，“做了心理准备”，但现实仍然让他喘
不过气来。

大朗镇是毛纺织专业镇，柳冬妩的第一份工
作是在那里学习绣花。一次意外，长长的绣针穿过
了他的指甲，“整个人都懵了”。这时班长走过来，
非常有经验地把变了形的指甲捏回去，仿佛孩童
玩耍橡皮泥一般。

这是让柳冬妩震惊的流水线，连伤痛之后短
暂的悲悯都没有。当年，他把这些痛楚用诗歌的形
式表达了出来。

“在震耳欲聋的寂寞声里/流下三百六十五滴
眼泪/日子的针脚翻来覆去/流水线缝合不了震裂
的心”。

一首首小诗，本只为抒发内心的悲鸣，而有一
天柳冬妩发现大朗镇的镇报上有一个副刊，他试
着投稿，没想到很快刊发。

20世纪 90 年代，打工文学在珠三角兴起。底
层的打工者们把他们从乡村到城市的内心撞击和
感情涌动，用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引
发全社会对打工者群体的关注。而东莞正是打工
文学的“大本营”。

“从厂报、镇报、日报到文联，东莞建立了一系
列平台来展示、扶持打工文学。尽管早期的打工文
学多是苦难叙事，但这些刊物并没有将之视为疮
疤遮掩起来，而是对打工作者们进行发掘、培养，
推荐作品到更高的平台。”

生产线工人走向文学创作之路，柳冬妩后来

成为东莞打工文学刊物《南飞燕》的主编，更是
打工文学的研究专家，其 70 万字的打工文学研
究专著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来自底层、来自生活本身，从乡村到城市，
梦想与现实的剧烈冲撞，备受生活挤压的“切肤
之痛”，使打工作者的书写呈现出“直抒胸臆、不
吐不快”的鲜明特征。柳冬妩说，打工文学，正是
用打工者的亲身经历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书写下
的历史印记。

面对涌现于生产线、普遍文化基础并不高
的打工作者群体，东莞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培
育扶持办法：《东莞文艺》《南飞燕》成为打工文
学创作的重要阵地，坚持办刊十余年；每年组织
改稿会，请国内一流的作家、编辑前来与打工作
者们面对面交流、改稿；通过创作扶持、文化精
品奖励、资助个人作品出版等方式，扶持优秀打
工作者……

良好的土壤催生了东莞打工文学的繁荣兴
盛，东莞打工作家群强势崛起，涌现出如郑小
琼、王十月等众多当代知名作家。

近年来，东莞的打工作家中有 30 多名加入
中国作协，100 多名加入广东省作协，253 名加
入东莞市作协。“东莞现象”成为当代中国文坛
上一道富有独特气质的亮丽风景。

20 年前，18 岁的邝美艳从湖南郴州来到东
莞，成为一名打工妹。从一个厂到另一个厂，从一
个镇到另一个镇，如今的她依然在制造企业工
作，书写。

工衣、厂牌、宿舍……邝美艳用纪实散文的
笔触，以生产线女工的视角，对所处的生活和城
市进行深度解构，或压抑或恐慌，或迷茫或平
和，展现了打工群体滚烫的生存状态。

2016 年，在东莞市文化精品专项资金的扶
持下，邝美艳出版了散文集《流水线上的青春》。
她的作品也荣获第二届孙犁散文大赛一等奖。

虽然仍在制造业工作，但邝美艳说，她的下一
部作品已再写不出那种悬浮的漂泊感，因为社会
发生了变化，工作和生活的境况变了，人的诉求也
变了。

有同样感受的柳冬妩认为，早期打工文学
写的是“别人的城市”，充满苦难叙事。但现在打
工者身份、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对城市的隔
离、排斥和抗拒等都在消减，打工文学将逐渐向
新都市文学转变。

热爱，所以歌唱，活跃在小镇

的打工歌手们

2016 年，32 岁的赖世宁在东莞黄江镇一
家纸箱厂做操作机器的技工。“每天面对机器，
几乎不用说话。”这个体重近 200斤，来自广东
梅州的客家汉子说。

16 岁离家开始闯荡世界，赖世宁辗转过几
个不同的地方，睡过工地、做过厨师、进过工厂、
跑过销售。不变的是，他有一个爱好：唱歌。

没有学过音乐，但听着港台流行音乐长大
的赖世宁，没事就喜欢唱两句，不如意时也会唱
几首励志歌曲来激励自己。慢慢地，这个喜欢摇
滚的小伙子征服了工友，成了工业园区里小有
名气的打工歌手。

打工的日子繁忙而规律。周末的时候，赖世
宁会主动报名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圆一把自己
的“歌手梦”。“当时有朋友介绍，说旁边的塘厦
镇有一个打工者歌唱大赛，让我试试。”

塘厦，位于东莞东南部的小镇，户籍人口 5
万人，常住人口却有近 50 万人，绝大多数都是
为镇上四五千家工厂打工而来。

“塘厦工厂多，外来人口多，但是文化生活
比较单一，我们就考虑不如办一个打工群体自
己的歌唱大赛。”塘厦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副主任李芝泉说。

2006 年，塘厦镇举办了第一届“越唱越红”
歌唱大赛，面向所有的打工人群。比赛赛制在当
时是一个创新：采取周赛、月赛、季度赛和年度
总决赛的海选式晋级赛制，贯穿全年。舞台也从
封闭的场馆搬到社区、企业、学校的户外广场，
不要门票，完全开放。

周周有比赛，月月有比赛，一年的演出有 40
至 60 场。打工者歌唱比赛把小镇搅动得沸腾了，
平均每场演出观众都有两三千人，高峰时达两万
人。为了看清楚，有的人会爬到树上看比赛。

报名参加比赛后，赖世宁特地向工厂申请，
工资由计时改成计件。比赛当天，他早晨六点钟
就会起来加班，尽量赶在下午三点前多干些活，
然后拿着行李赶到二三十公里外的比赛现场，
晚上赛完后再赶回工厂继续赶工。

“比赛火药味十足，两两比拼，不行马上被
淘汰。”从海选中一路过关斩将，赖世宁凭借硬
实力，从周赛、月赛、季赛中突围，在年度总决赛
中获得季军。2018 年再战，赖世宁成功夺得了
冠军。

“这是改变我一生的比赛。”赖世宁感慨地
说，不仅收获了名次、奖金，经过比赛评委、组委
会老师的专业指导，他从一个“野路子唱法”的
业余歌手慢慢成长为准专业歌手。“每场比赛下
来，老师都会指出我的缺点，还教我怎样正确地
发音。自己的台风、发声方式、表现力等都有很
大提高。”

歌唱比赛给了赖世宁追逐梦想的勇气。比
赛结束后，他从工厂辞了职，先是在酒吧做驻唱
歌手，现在则成了一名演出经纪人，他还参加了
塘厦镇的“打工者艺术团”，定期下工厂、进社
区，为打工者们送上演出。

像赖世宁一样，十几年来，成百上千的打工
歌手走上小镇舞台，展示自我。通过这个“神奇”
的舞台，不少追梦人从普通的打工者变成耀眼
的草根“民”星，成就了音乐梦想。

以打工者歌唱大赛为依托，“中国农民工歌
曲创作基地”落户塘厦镇，以参赛歌手为班底，
当地成立了东莞（塘厦）农民工艺术团。歌唱大
赛也从塘厦镇走向东莞全市、广东省，乃至全
国，成为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

2013 年，“越唱越红”歌唱大赛改名为“同
饮一江水”广东打工者歌唱大赛，从一个镇主办
到广东省文化厅等省级部门主办、多城同办，由
一个镇级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成长为全国优秀群
众文化品牌。

“同饮一江水”广东打工者歌唱大赛至今已
举办 13 年，合计 800 多场次活动。“珠三角、粤
东西北各大城市的企业、社区广场，都有我们这

个舞台的身影。”李芝泉说。
打工者写，打工者唱，打工者听。
近年来，塘厦的打工歌手们创作出了《土豆花

开》《百年一梦》《脚印》《快乐打工的男孩女孩》等
农民工代表性歌曲，东莞（塘厦）农民工艺术团成
为全国多个文艺活动的“常客”。

开放、共享，市民大舞台，有才你

就来

每周三晚，东莞行政中心广场上的都市彩虹
剧场都会热闹非凡，一场场异彩纷呈的公益文化
演出“雷打不动”地在这里“约定你”。

东莞“市民大舞台”深受群众喜爱，重要的一
个原因是其开放性、参与性，这里全部由文化志愿
者组织管理、征集编排节目、统筹安排，所有演出
免费、市民观看免费。“有才你就走上台”成为这个
舞台最响亮也最具吸引力的口号。

自 2014 年启动以来，这个开放的公益性文化
项目已举办了 240 多场，参演志愿者达 6 万多人，
平均每场演出吸引观众 2000 余名，成为颇具东莞
特色的一个广场文化品牌。

开放、共享、无差别、无门槛，与“市民大舞台”
相似，东莞近年来的公共文化供给越来越向这样
的方向努力，打工者群体无疑成为重要的受惠者。

现当代著名小说家陈残云有篇长篇小说
《香飘四季》，讲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东莞为
代表的珠三角水乡建设新农村的故事。改革开
放四十多年后，东莞已由一个香飘四季的农业
地区变成机器轰鸣的世界重要制造业基地。

几十年间，沧海桑田，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在
这片土地上发生，林立的工业厂房代替了大片的
稻田、香蕉林，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上千万外来务
工者在这里打拼、寻梦，成为支撑“世界工厂”的重
要力量。

而今，让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共享各项公共
服务，已越来越成为东莞上下的一项共识，这不仅
基于东莞特殊的人口结构，也是吸引和留住人才、
保持城市竞争力和活力的关键之举。

让产业工人成为新市民，让来自农村的打工
者成为城市人，近年来东莞年年举办“全民艺术普
及行动计划”，每年安排配送到基层的文艺培训上
千场次。

今年 45 岁的安冬是深受东莞市民喜爱的“明
星”人物，他主持的“一见你就笑”相声小品专场每
月一期在东莞文化馆小剧场上演，常常是一票
难求。

而 20 年前，安冬也是一个打工者，在一家橡
胶厂做仓管员。从一边打工一边在文化站学习，到
成为流动演出的业余演员，如今的安冬已成为东
莞文化馆的正式员工，创办了当地的“德云社”。

安冬的经历在东莞并非特例。卖报纸、喜欢唱
歌的小伙子开办了自己的演艺公司，喜欢跳广场
舞的保安变身成为拉丁舞老师……这样的故事在
东莞时常发生。

外来务工者作为“世界工厂”的建设者，也为
东莞的文化特色打上了鲜明的印记：2018 年，东
莞市向改革开放四十年献礼而创作的大型声乐组
歌《时代交响——献给产业工人之歌》，就选取了
一线产业工人的故事为主线；东莞的“春晚”是在
虎门镇举办的“产业工人新春歌会”，已连续举办
三年。

正如吴桂春在留言中所说“识惠东莞，识惠外
来工”，东莞通过提供开放、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
不断增强打工群体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满
足感。

近年来，因制造业而崛起的“世界工厂”文化
味儿越来越浓，已形成完善的市、镇、村（社区）三
级文体设施网络体系，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到镇、
村（社区）基层。

目前，东莞公共文化设施建筑室内面积达
699 . 27 万平方米，共有文化广场 755 个，公共图书
馆（室）653 个，“农家书屋”589 个，博物馆 57 座，
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均免费面向市民开放。

以公共图书馆为例，从 2000 年的 18 个增长
到目前 653 个，几乎是从“零”起步达到了村（社
区）的全覆盖。

吴桂春的故事迎来一个温暖的结局，他不想
离开的城市也没有放弃他。让他开心的是，在新的
工作岗位，有一个拥有上千册图书的职工书屋，他
离书本的距离更近了。

他 们 ，建 造 这 城 也 荣 耀 这 城

这 城 ，接 纳 他 们 也 识 惠 他 们

“ 识 惠 东 莞 ”
“世界工厂”的打工者文化与城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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